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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逃港潮──一段被遺忘的歷史及其重要性 
馮穎詩  
 
引言 
自香港回歸中國以後，基本法上列明的雙普選，為香港人帶來落實民主政制的希
望，落實普選更一直為各泛民主黨派爭取民意的重點議題，儘管香港回歸以來經
歷著不同的變化，香港的民主進程一直以來在大眾媒體的輿論中佔有相當重要的
席位，不論左、中、右，討論的觀點雖不盡相同，但都以落實全民投票為討論的
基礎，儘管偶爾會出現「民主不能解決所有問題」的論述，但引來的討論不算熱
烈，甚少引起連日的討論，此等論述的目的一般只是以指出民主政制的不足來為
中國共產黨的政權護航，但都不會鮮明地對全民投票、民主政制作出否定，反對
落實雙普選。在輿論所呈現的香港社會中，落實雙普選就像是全民的共識。在面
書盛行後，有關的討論亦經常出現在於動態消息中，彷彿這就是在社會上不用質
疑的共同目標。但我這種在公共空間裏所得的經驗，似乎又與我在日常生活空間
裏的經驗不相符。 
 
（圖片來源：www.chancedia.com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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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生活中其實接觸到不少並不擁抱民主價值的人，與他們討論有關議題時，他
們會否定民主，原因並非只認為「民主不能解決所有問題」，而是認為「民主防
礙解決問題」，他們對落實雙普選沒有期待，對泛民政黨爭取民主的行動嗤之以
鼻，更對權威政權表示認同及支持，認為權威政權辦事的效率高，能以更短時間
決解問題。我是一個八十後，上述說的人大多數是我的上一輩，包括我的父母，
年長一輩的親戚，以及同輩朋友的父母，他們屬戰後嬰兒的一代，另一個共通點
為他們都是在大約六、七十年代，從大陸偷渡來港的。中國改革開放前，他們幾
經辛苦偷渡來港，都是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，逃離令人窒息的中國大陸，以及沒
有希望的社會環境。他們的政治取態總讓我覺得不合理，他們經歷過共產獨裁政
權統治下的痛苦，理解過獨裁政權的惡，更曾不惜一切去逃離大陸，他們不應較
他們的下一代，物質生活豐富的我們更渴望民主嗎？本文希望透過嘗試梳理他們
逃港的一段歷史，探討以上提及的不合理，並嘗試點出逃港這段歷史對香港社會
政治氣候的重要性。 
 
在世代論述中缺席的一群 
自呂大樂於二零零七年出版《四代香港人》一書後，掀起了一場世代的討論，他
將香港人劃分為四代，分析每一代人的時代背景如何影響各自在社會生存的空間
及社會參與，他的分析及後不斷被各界引用以解釋香港社會出現的矛盾，他對香
港人的世代劃分亦成為了不少其他社會現象討論的基礎，這種世代劃分都被各界
公認為對香港社會結構較為完整的分析。 
 
他筆下描述的第一代香港人為經歷過二戰洗禮，從中國各地南下移居香港的人，
戰亂的動盪令他們安於現狀，並寄望與下一代，而他們的下一代，呂大樂則劃分
為第二代香港人，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。這一代人在香港成長，不同於上一代，
香港是第二代人的家，他們的成長伴隨著香港經濟起飛，不難尋找到白手興家，
靠努力向上爬，憑知識力量改變命運的故事，他們不少成為了今日的精英階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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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今的社會、經濟彷彿是靠這一代人建造起來的，因此許多現今社會矛盾的分
析，例如民主的參與，年青人向上流動的機會等等，都會從這一代人的背景及經
歷說起，他們的成長就像是代表了香港過去的發展，討論香港民主發展的時候，
成為精英階層的一批中產也常常成為分析或者批評的對象，改變民主氣候，也以
爭取中產支持為目標。 
 
（圖片來源：watchalife.wordpress.com） 
 
陳冠中早於二零零五年出版了《我這一代香港人》一書，亦多為人討論，視角與
呂大樂相似，主要反思在香港成長的戰後嬰兒的價值取態在香港的影響。但一路
讀著這些論述，卻總覺有一點缺失。在公共空間的討論裏，圍繞的都是以年齡劃
分，在香港成長的這一代。前文所提及，在我日常生活空間接觸到，那些不擁抱
民主價值的人其實都屬於戰後嬰兒潮一代，但與呂大樂所描述的不同，他們的童
年在中國大陸度過，於六、七十年代才偷渡來港，他們的根不在香港，也沒有接
受過香港教育，據他們口述，他們的童年是毛澤東統治的時期，在大陸的學校讀
毛語錄，唱紅歌，到適齡時會被「下放草場」去勞動，也經歷過幾年文化大革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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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所接受的教育沒有為他們帶來甚麼知識力量，來港後沒有成為精英階層，靠
勞動力生活，多為香港較草根的階層。雖然他們像呂大樂所描述的第一代人一樣
也是偷渡來港，根不在香港，但他們的成長背景卻不相同，他們沒有經歷第二次
世界大戰、內戰，他們童年經歷的是共產黨的時代。 
 
這股偷渡潮始於五十年代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，直至一九八零年，港英政
府停止執行於一九七四年公布的抵壘政策，1歷時三十年，當中因大陸政治環境
的變化出現了幾個高峰期。2這三十年間偷渡來港的人數眾說紛云，但至少都以
百萬作單位，對於香港的人口，這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。於五十年代初來港的，
大概都是如呂大樂描述的一樣，是經歷過戰亂的第一代香港人，但六十年代末至
七十年代來港的，有一大部分都是我父母的這一代人，我相信在香港絕不是少
數，可從每年清明節、重陽節，新聞畫面中在邊境等候回鄉拜祭的人潮便可見一
斑。像我父母一樣，以及他們的兄弟姊妹都是從大陸偷渡來港的家庭，這情況在
我同輩的朋友、同學圈中亦相當普遍。由於他們教育水平不高，多為草根階層，
在我父母的朋友圈中亦多為背景相似的人，他們會在街坊中尋找鄉里，初初交談
的話題總是交代自己的藉貫，鄉下在何處等等。走進社區，尤其街市，無論是在
舖頭工作的，又或是買菜的家庭主婦，都不難聽到帶有鄉音的廣東話，像我父母
來港的時候較年輕，他們較易戒掉鄉音，甚至已不懂說鄉下方言，有一些來港時
較年長的，則比較難戒掉鄉音。 
 
上述這類香港人的背景及經歷與世代論中經歷戰亂的第一代，以及童年在香港成
長的第二代都十分不同，他們都於香港生活並貢獻了多年，絕對是社會重要的一
部分，他們的背景理應納入有關公民社會的研究當中，對他們的政治取態加以分
析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參考第 29期《突破書誌》，〈境界線〉。 
2陳秉安，2010，《大逃港》，香港: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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逃港潮的一段悲涼歷史 
隨著一九八零年「抵壘政策」的結束，香港當時都出現了一些以這股逃港潮為背
景的電視劇及電影例如《阿燦當差》（一九八一）、《打蛇》（一九八零）等，
其中最膾炙人口的，算是無線電視於一九七九年播影的劇集《網中人》，劇中由
廖偉雄主演的大陸新移民「阿燦」，更成為及後香港人對偷渡來港的新移民的稱
號，此劇的首兩集交代了阿燦從陸路偷渡來港的一段，他們到達香港後衣衫襤
褸，染有血跡，在香港的山中荒野戰戰競競地逃避邊境警察的搜尋，及後卻不幸
被綁架勒索，還遭毒打，同行的女偷渡者更被強姦。此段對偷渡者跨越邊界時的
經歷不算細緻，亦沒有交代他們在大陸開始偷渡的經歷，但也點出了偷渡是一個
冒著性命危險的行動，充滿著未知與不安的選擇。 
 
（《網中人》劇照。圖片來源：hk.apple.nextmedia.com） 
 
家中父母不常提起偷渡這段往事，他們從沒有完整地將整段經歷及來港原因從頭
到尾說一遍，只會偶爾提起一些零碎片段，他們提及這些往事的時候總漫不經
意，敘述時的語氣和表情都是淡淡然，不帶辛酸的，沒有加插甚麼載有情感的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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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詞，彷彿這段經歷未為他們留下甚麼烙印。但當抹去他們的表情語氣，只以故
事的情節去解讀時，這段經歷真的有血有淚。 
 
我知道父親從陸路來港，與幾名鄉里需攀過山頭，穿過黑暗的森林，連夜露宿，
睡時要與鄉里輪流看守，以逃避公安或香港警察的追捕，他當時不知道那座山的
名字，現在翻查起來，那應該是悟恫山，當時只知一直向南行，他不知道自己將
要走多遠，走多少日，身上帶有充饑的就只有幾塊大餅。他曾經偷渡失敗，被捉
入獄，獄中的經歷他沒有多提及，只輕輕提過在獄中只要口操廣州話，裝成「大
圈仔」（意思應該為廣州人），其他人便會忌你三分，不會隨便欺負你。入獄了
多久，最後如何成功偷渡，跨越邊界後如何被接濟，走過甚麼路，他都沒有提及。
來港後的幾年，中國還未改革開放，他未能回鄉，當時偷渡被視為叛國，只要一
回國便會被拘捕，其實他們決定偷渡時，並沒有想過有回鄉的一日，當時那知道
封閉的中國會在幾年後改革開放？但當傳來祖父重病的消息，父親也曾經掙扎過
是否應回鄉見祖父一面，放棄在港居留，繼續留在大陸度過餘生。但因聽聞第二
次偷渡失敗被捉後果會更嚴重，最終他還是未能見祖父最後一面，祖父便過身
了。母親的經歷更模糊，只知她從水路來香港，花了一筆錢隨船而來，但要在遠
離岸邊的地方下水，及後便自生自滅，自行遊水上岸，她記起當時船上有些不熟
水性的，被海中的浪拋來拋去，很久也游不到岸。 
 
成功偷渡來港或許是幸運，偷渡失敗若能保住性命，仍能屢敗屢試，但不知有多
少的偷渡者，其生命就在邊界中結束，他們沒有第二次尋找更好生活的機會，甚
至沒有機會被歷史好好記下來。 
 
第二十九期的突破書誌《境界線》敍述了香港邊界的歷史演變，當中的一些訪問
讓我們感受到當時身處邊界禁區的生命能有多輕。自一八九八年起，因為《展拓
香港界址專條》而分隔中港的深圳河，不僅標誌著一條邊界，更呑噬了不少偷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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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的性命。那年頭深圳河還未有進行改善工程，河套區還未出現，河道筆直寬闊，
水流湍急，偷渡者渡河時隨時被沖走，那些拖著小孩過河的，簡直就像在玩命似
的。選擇以漁舟過河的也不見得安全，當艇翻了，未夠力氣爬上翻艇的就會被急
浪沖走，已爬上翻艇的，也只能眼白白凝視著同行的同伴被沒頂。從陸路來港的，
雖能避過凶險河道，但也未必能幸免於難。港府於一九六二年擴大米埔至沙頭角
的禁區範圍，加高圍欄，更於圍欄頂加上滿佈蝴蝶刀的勒線，那些不知已越過多
少障礙才到達邊境圍欄的，體力不知還剩多少，這時即使求生意志多強也未必能
保命，力氣不繼未能支撐身體的，往往在攀越被加高的圍欄時失足，跌進佈滿蝴
蝶刀的勒線中。 
 
住近邊境的新界居民或許會對生命的重量感受最深，他們憶述常常在深圳河中發
浮屍，夜半也常有越過圍欄後半生不死的偷渡客求助，但他們看到的，只是在香
港這一邊的境象，未及抵達香港邊境便已喪命有多少，他們無從得知。二零一零
年深圳記者陳秉安集合了二十二年的採訪以及一些官方解密的資料，在內地出版
了《大逃港》一書，書中提及當時內地有一個因此股偷渡潮而洐生的行業為「拉
屍佬」，曾經多達二百多個，專責清理邊境中偷渡者的屍體，有失足而死的，有
遇溺而死的，更令人驚心的是有不少是被公安槍殺的。 
 
未被社會認真看待的逃港潮 
香港人每年都風雨不改，重提八九民運，六四事件，其中一個原因，我相信是因
為這事件提醒著香港人對學生的情，對建設民主中國的殷切。回顧著當年香港各
界，不論精英與草根，甚至現今親中的左派，都對八九民運投放了不少感情，香
港全城曾經對民主是多麼的熱切期盼，我們曾經是這般擁抱著公義，我們集體的
善與真誠，又如何被粗暴地扭曲、傷害。每一次重提這段歷史，就再一次肯定我
們應該爭取的是甚麼價值，再一次肯定我們團結的力量能有多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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偷渡者偷渡來港的，都不惜拔去自己的根，與至親永遠相隔，甚至是以自己的性
命作賭注，克服隨時喪命的驚恐，去追尋一個完全未知的未來。這不是一小撮人
的選擇，而是上百萬人為了逃避令人絕望的共產政權的痛苦選擇。這段歷史，正
正提醒著他們對共產政權的恐懼，提醒著一群已安定於香港的偷渡者，他們曾經
以自己的雙腳，對共產黨的獨裁政權投下了不信任的一票，他們曾是這樣的不惜
一切，要遠離惡的源頭。但這段歷史，在香港好像沒有被認真對待。 
 
翻查報章書籍，談及近代的重大事件，較被重視的一般都是六七暴動以及六四事
件，事情發生的描述、報導，以及事件及後對香港社會影響的分析都有相當豐富
的資料。談及這股逃港潮的，一般都只是以數字來呈現香港歷年人口的變化，3對
事情的始末，對社會政治環境的影響都未見有加以分析。談及香港邊界歷年變遷
的，重點也沒放在偷渡者，而是放在土地上。4香港史學家（例如鄭寶鴻、丁新
豹、劉蜀永等）都較少涉獵香港近代事件的研究，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裏有關逃港
潮這段歷史也是缺席的。翻查報章，一直以來不斷重提著這段歷史的，要算上劉
夢熊，他本身也是於逃港潮時偷渡來港的，多年來在文匯報及東方日報的專欄《指
點江山》多次提及逃港潮，並用以分析香港人的政治取態，但他的論述不算完整，
引不起甚麼迴響。 
 
直至二零一零年香港的報章才出現不少有關這段悲涼歷史的描述，原因為上文提
及的《大逃港》一書於內地出版，引起了注目，當時香港電台及無視電視於二零
一二年也制作了一些以「大逃港五十週年」為題的節目，以《大逃港》一書為藍
本，講述偷渡者的悲慘經歷。儘管《大逃港》一書披露了不少不為人知的悲慘情
節，在香港卻未有激起熱烈的討論。最近一兩年提及逃港潮的文章，都只用以補
充居港權問題的討論，未有這段歷史對香港的政候有何影響的論述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例如 《簡明香港史》，劉蜀永。 
4例如《入境問禁：香港邊境禁區史》，阮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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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身對過去的遺忘 
父母零碎地講述他們偷渡這段經歷時語氣的平淡，顯現的就是一種「事情已過去」
的態度，這種態度總讓我不明所以，在我看來，這段經歷充滿傷痛，傷痛何以能
如此輕易的忘記？他們的傷痛來自共產黨的獨裁政權，何以今天他們還會認同中
共的政權，對民主社會的來臨毫不期盼？ 
  
隨著我和兄長投身社會，父親的生活壓力減退，生活少了一份營營役役，多了點
自己的空間，他偶爾回想起自己在香港四十多年來的生活，都會顯出一份自豪
感。他常提到身邊的同事對他的羨慕，能擁有兩所物業和私家車，更供養子女上
大學，從事不錯的職業，是不少草根階層心目中的理想家庭。他也喜歡分享他的
投資心得，回想自己幾十年來如何投資得利，一步步達成自己的目標，買樓買車，
供養我和兄長上大學。細想他對自己在香港四十多年來的評價，其實與曾任權於
二零零九年發表的六四論同出一徹。5六、七十年代偷渡來港的，正經歷著香港
經濟起飛的麥理浩年代，6隨著新自由主義在香港萌芽，沒甚教育背景的草根階
層也能享受自由經濟的成果，這對排除萬難偷渡而來的他們實在得來不易，也算
是完了他們偷渡時的期盼，得到更好的生活，加上多年來我們回鄉探親亦的確見
證了當年沒有偷渡來港的親戚，在內地的生活亦愈來愈富裕，他們更沒有原因去
認真回顧香港的過去。好不容易才得到美滿生活的他們，只想設法留住現在，不
會去思考新自由主義衍生出來的重重不公義。 
 
重塑歷史的意義 
六、七十年代偷渡來港的，與世代論中在香港土生土長的第二代人不同，他們雖
然都同樣享受著經濟起飛的成果，但六、七十年代偷渡來港的卻親身經歷過獨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《立法會問題大會上公眾批評曾任權》，星島日報，2009年 5月 14日。 
6謝曉陽，《從「佔領中環」回看麥理浩「善政」》，香港獨立媒體網，2011年 11月 12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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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權統治下的苦，他們某程度上更有條件去理解種種引來不公義的惡，無論是獨
裁政權，又或是新自由主義，兩者的惡都是源自特權階級的形式。如要在公民社
會中動員他們，認真對他們的這段不惜一切要遠離「惡」的過去進行論述，與他
們現在的身處的社會環境連繫起來或許是重要的一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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